
那是1999年8月，新邵县委党校
办了一届新闻写作短期培训班。我当
时在一座中型水库工作，虽参加工作
不久，也有幸被单位派往学习。记得
培训班的老师主要是邵阳日报社的
编辑记者，印象中有肖祥海、邱刃、罗
础、李定明、卢学义、高建柏等。

这次培训十余天，也许老师对
来自全县各单位参加培训的学员没
什么印象，学员却对老师的授课记
忆犹新。碰巧，我高中同学唐雄伟那
时在邵阳日报社经济部当记者，而
罗础老师恰好时任经济部主任。那
年初冬，老同学唐雄伟向我约稿，我
写了一篇冬修水利的稿子送到报社
来。老同学看后带我拜访了罗础老
师。罗础老师认真仔细地看了我写
的稿子，说写得还行，也指出了几处
要修改的地方。“新闻写作贵在持之
以恒……”罗础老师边说，边找出一
本他的新闻选集《东方欲晓山村闹》
递给我，勉励我继续紧密联系工作
实际，勤写新闻稿件。

当得知我酷爱邱刃老师的小说
《乱世黄金案》时，罗础老师又和唐
雄伟同学带我到报社副刊部拜访了
邱刃老师。邱刃老师知道来意后，笑

眯眯地从书柜里抽出一本《乱世黄
金案》，挥毫题写“睁开双眼看世界，
放手大胆写文章”富有哲理的警句
赠送给我，勉励我忙里偷闲写些文
艺副刊稿子。

从那以后，我坚持阅读《邵阳日
报》并积极写稿，陆续发表了一些有
关农业农村水利建设方面的新闻报
道和文艺副刊稿子，得到单位领导
的赞许。由于工作成绩出色，特别是
在《邵阳日报》发表的稿子较有影
响，2005年促使我走上了领导岗位。

2021年10月24日，罗础老师带
领骑游宣传美丽乡村团队，到修缮
一新的白云岩景区参观采访。罗础
老师虽退休多年，但身体素质特好，
骑了将近三十公里的自行车，顾不
上休息又攀登了白云岩景区。我们
师生俩一边欣赏寺院的对联、沿途
的风景，一边探讨文化和旅游如何
结合的有关问题。

罗础老师退休以来仍然笔耕不
辍，带领团队骑友每骑游一个美丽
乡村或一处风景名胜区，都会图文
并茂采写发表一篇游记。两天后，他
在公众号发出《白云岩名胜风景区
游记》。这篇游记不仅记叙了白云岩

景区的人文历史与独特的自然景
观，还就文旅融合发展谈了独到的
见解，谋思深远，给人启迪与教益。

我调到白水洞风景名胜区管理
处工作后，由于工作较忙，加之随着
年龄的增长，我向《邵阳日报》写稿没
有以前那么积极了。罗础老师阅读

《邵阳日报》时，发现我的见报稿少了。
“五一”前夕，我打电话向罗础老师致
以节日问好。他鼓励我说：“你具有旅
游、工程技术等多方面知识与才能，
社会阅历丰富，又有新闻写作的功底
……”接着，他话题一转，直言不讳地
说：“你是因给《邵阳日报》写稿一步一
个脚印走上领导岗位的。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你完全可以结合风景名胜
区的实际多写振兴乡村发展旅游的稿
子。千万不能当了‘官’，缴了‘枪’啊。”
罗础老师一席话对我触动很大。

二十多年来，感恩邵阳日报社
编辑老师的谆谆教诲，感恩《邵阳日
报》给了我成长进步的“平台”。她像
一盏灯，照亮我前进的道路，激起我
继续写作的信心与劲头！归来，我仍
是少年！

（欧阳一冰，任职于新邵县白水
洞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归 来 仍 是 少 年
欧阳一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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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与《邵阳日报》相识
相伴已经四十年。

记得《邵阳日报》创刊时，我才
八岁，读小学一年级。那时家里穷，
订不起报纸。邻居叔叔家有订阅，看
到飘满墨香的《邵阳日报》，我很兴
奋，会借来看上面的每一篇文章。叔
叔指着报纸上的文章跟我讲，如果
哪天我写的文章能荣登《邵阳日
报》，说明我是真正的“才子”。说者
无意，听者有心，我默默记下了，并
为之奋斗。

读初中时，我加入文学社，老师
鼓励我们投稿。我便向《邵阳日报》投
稿，至今清晰记得编辑部地址是樟树
垅。不知投了多少回，不知失败多少
回。总之，直到高一，有天收到《邵阳
日报》来信，打开一看，报纸上竟然刊
登了我写的文章——《把今天留住》。
虽然只有区区百来字，着实让我高兴
好几天。我把每个字都认真地看了又
看，想看看编辑老师修改的文章与自
己写的文章究竟有什么区别。

受此鼓励，我也向其他报刊投
稿。到高中毕业时，文章又在《三湘都
市报》《校园与家庭》发表了。只是复
读两载，仍未考上大学，便有不少人
说我闲话：读书去写什么文章、投什
么稿，分散精力，不务正业，考不上大
学，跳不出农门，以后怎么办啰？

我也怀疑过自己，但人生没有
假设。1998年，我不得不告别故土，
背起行囊，南下打工。起初，很长时
间找不到工作，我只好在羊城的大
街小巷流浪。看《广州日报》《羊城晚
报》《南方都市报》上有编辑部地址，
我便趴在路边的石板上写文章，然
后去邮局投稿。意外的是，没多久，
我的文章竟然出现在这些报纸上，
还收到一张张稿费单。只是那时取
稿费要有广州户口，我没有，也无人
愿意帮我代领。没办法，为了活着，
我只好去找工作。从流水线员工开
始，做到外企高管，工资从区区一两
百元上升至月薪两三千元。要知道，
在本世纪初，纵使广州、深圳、东莞，
房子一个平方也只有一两千元。而
我，一个月工资可以买一两个平方，
能说不高吗？

随着经济条件好转，我又继续
写作，也关注家乡报纸的发展。记得
2000年回乡过年，在邵阳火车站发
现报刊亭里有《邵阳晚报》，我才知
道《邵阳日报》已经创办了子报，特
意买了一份带去广州。到工厂没多
久，我便写了一篇文章《带份晚报去
打工》投往《邵阳晚报》，不出意外，
刊登了，还收到编辑老师饱含深情
的亲笔信，让我备受鼓舞。

时间指向2007年，我辞去外企

高管的职位，开始创业。也许是把握
住了时机，也许是经营有方，总之，
我的公司与工厂至今经营不错，在
出版与印刷领域小有虚名，是中国
出版协会会员单位和政府定点采购
单位。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依旧喜欢
写作，坚持写作，至今已在《工人日
报》《中国新闻》《北京晚报》等全国
几百种报刊频频发表文章。很多人
以为我是职业作家，其实我只是一
个文学爱好者。偶尔向《邵阳日报》
投稿，相继刊发《探访大山深处养蜂
人》《心有阳光，一定灿烂》等文章。

看到“40年同行·我与《邵阳日
报》”征文活动信息，我才发现《邵阳日
报》已到不惑之年，而我也将至知命
之年。遥想当年那个悄悄向《邵阳日
报》投稿的小伙子，如今已为人之父，
还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民进全国新
闻宣传特约通讯员，出版了散文集

《人生四十年》和《阳光灿烂的日子》。
应该讲我已进入文学的殿堂，

而那个帮我打开文学大门的人，便
是《邵阳日报》。如果当初没有发表
那篇豆腐块，没有受到鼓舞与支持，
我不会在文学之路走这么远，走这
么久，更不会取得现在的成就。

（罗建云，隆回人，东莞市潇湘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潇湘文
化》主编）

《邵阳日报》帮我打开文学殿堂的门
罗建云

老家的屋后，曾有几棵李树。树
上结的“水泡李”虽个头小，但皮薄肉
脆，吃起来甜甜的，略带一点酸味，是
我们孩提时代难得的美食。这些树，
是我从姑妈家移栽过来的。缘由，说
来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桃木李果，端午松壳。”老家有
出嫁的女孩端午节回娘家“送端午”
的习俗。我清晰记得，姑妈每次回来
送端午时，总会背着一个大背篓。上
方竖插着两把新蒲扇，里面装满副食
品、猪肉、粽子和水泡李等。见有人
来，就递上两个粽子，抓上一大把水
泡李。结果到吃中饭时，我们这些小
孩子一个个牙齿酸得连饭菜都不敢
嚼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人们边

“吃香的喝辣的”，边调侃我们。
“走，今天去你姑妈家那边扯猪

草去！”一天，有伙伴提议。
在院子里几个伙伴的劝说和怂

恿下，我们把目光投向了十余里山路
外的姑妈家的水泡李。那时物资较匮
乏，我们都还小，嘴较馋，自然禁不起
诱惑。怕被人发现，他们在去偷之前
还“演练”了许久。结果，人刚爬上树，
就被姑妈家的狗发现了。

“你们过来了，怎么不先进屋？”姑
妈闻声出来，见是我，马上喊住姑父别
去追其他人了，说是一场误会。要他快
喝住狗并将其赶开，以免吓着娘家人。
姑妈要他们尽可能多摘点，带回家给
弟弟妹妹们吃。姑妈还说姑父一直是

“马不咬人生相丑”，嗓门也大，今天肯
定吓到了我们。姑父说，要大家看在姑
妈的情面上，千万别放到心里去，喜欢
吃水泡李的话，随时过来……姑妈家
的李树虽不高，但都生长在断崖边，万
一失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从小就听说，姑妈曾是个苦
命人。她年少时，我奶奶就因病走了。

为了替她治病，家里欠了一屁股债，她
和我父亲不得不中途辍学。十七岁时，
姑妈嫁了一个同样家里穷得叮当响的
人。不曾想生下女儿后，重男轻女的婆
家对她更加嫌弃……离婚后的姑妈经
人做媒，嫁给了现在的姑父。这个姑父
是个孤儿，年轻时性格脾气都不太好，
还游手好闲。再加上穷，三十多岁了还
没有找到对象。全靠给大队守山，赚点
工分。婚后一段时间里，姑父照样吊儿
郎当。我姑妈不知流过多少泪。直到他
们的儿子出生，姑父才完全变了个人，
后成长为技术工人。

第二天下午，姑妈汗流浃背地背
了满满一背篓水泡李来到我家。将水
泡李分成八份，分送给院子里的人。
她说今年气候好，水泡李丰产了，姑
父怕大家难为情，特意要她过来送
的。还说如果有人想种水泡李，尽管
到他们家去挖种苗……多年后我才
得知，姑妈家的水泡李平时除了送给
我家外，都摘了卖钱贴补家用。即便
是我表哥和表妹们，也只能吃树上掉
下来的或卖剩的。

令我们心痛万分的是，水泡李结
果还没有几年，我的父亲就病故了。第
二年，我的姑妈也永远离开了我们。她
在最后的日子里，曾不止一次向我说
过，她一直有病，但因为种种原因，一
直没有向姑父讲，也没有去医治。我父
亲英年早逝后，她整天都处于极度悲
恸中，以致引发旧病，无法治愈。

此后，随着老家的人陆陆续续外
出务工经商求学等，我移植的水泡李
树渐渐淡出大家视线。没几年，就湮
没在萋萋芳草中，或苟延残喘，或化
为朽木。

这天，透过荆棘和杂草等，我分
明又看到了姑妈等人的身影。一股热
泪，奔涌而出。

􀳅乡土视野

相 思 水 泡 李
周志辉

林语堂曾说：“让我和草木为友，
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
一个人时，坐在阳台边，晒着太阳，听
窗外的鸟鸣，看看书，摆弄着我的花
草，感觉这个世界独属于我自己。

阳台不宽，已经被我的花花草草
挤得水泄不通。每天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去观察我的花草们，看它们是否
长虫了，是否冒新芽了，是否打花苞
了。我会为了它们发新芽而雀跃，为
它们开花而沉醉。上班回来，打开门
就直奔阳台，它们就好像一群被我溺
爱的孩子。养花成为我的习惯、爱好
和生活方式，我的几处居所，处处都
有了花的倩影。东坡居士说“宁可食
无肉，不可居无竹”。那我就是“居不
可无花”了。

我养花草极杂。周敦颐说：“水陆
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尽管它们性
情不同，态势各异，但各有千秋：才种
下的朱顶红开始调皮地吐出它们绿色
的舌头，窥探这个世界；三株爱攀爬的
铁线莲，不挑土壤也不挑花盆，从小小
的苗株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缠绕了
整个防护窗，爆出许多花朵；随意种下
的两株辣椒和西红柿，现在竟然长出
了辣椒和小西红柿来，空气中还洋溢
着西红柿的独特气味；从垃圾桶旁边
捡回来的废弃的酸菜坛子，稍作修改，
栽进两棵睡莲，两天后它们的叶子已
经蜷缩着露出了水面，还羞涩地打着
粉色花骨朵儿；阳台一角被我长期忽
略的蓝莲花，却是陪伴我最长久的，如
今依然生机勃勃：枝叶像八爪鱼一样
肆意舒展开来，开着蔚蓝色的唯美花
朵，像天空一样纯净……

但我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的养花人。
月季是最难伺候的，可我最偏爱

的就是月季。它们有着各自浪漫的名
字：铃之妖精、蓝色阴雨、爱莎、果汁
阳台、珊瑚果冻……前阵子它们集体
犯了“白粉病”，我赶紧给换了新鲜的
营养土，施了肥，喷了杀虫药。又听人

说不能用家里的自来水，于是我去外
面提来河水，专门用来浇灌它们。经
过我手忙脚乱一番折腾，还是有四盆
阵亡了，只剩下两盆苟延残喘着。看
着它们垂死的模样，我心如刀绞，一
咬牙把其中一棵拔了出来，开车送到
老妈家里，栽在屋后土里，任由它自
生自灭。最后剩一棵月季“爱莎”，就
只剩个光秃秃的枝干了。我觉得我不
能再圈养它了，爱它就应该还给它自
由！于是我把它也连根拔起，在小区
里觅一处安静宽敞的地方，栽了下
去。或许，这才是它最好的归宿。去年
我也送走了几棵孱弱的月季，随意地
种在孩子爷爷的花圃里，就再没去打
理它们。今年五月，它们竟然长势喜
人，花开一簇簇，密密匝匝，十分艳
丽。原来娇弱的它们，只需拥抱大自
然的土壤、阳光、雨露而已。

尽管极少长伴长依，花儿一茬接
一茬更替，费时费力又费钱，可是，一
站有一站的美景，一茬有一茬赐予我
的惊喜。

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里面郭
橐驼的几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不能使
树木长得茂盛，只不过是不能够顺着
树木发育的规律，让它按照自己的习
性去发展罢了。他还批评了如我的一
类人：花草既种，早上看看，晚上去摸
摸，已经走开了又回头再去瞧瞧；还
不到发芽的季节，便用指甲划破外皮
查看是活是死，不时揺晃一下看长得
是否结实。他还大声警告如我一类的
人：“虽曰爱之，实则害之；虽曰忧之，
其实仇之。”想到这里，我脸红耳热，
猛然顿悟了。

（熊美霞，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

􀳅樟树垅茶座

养 花 随 笔
熊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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